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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 18 年 （公元 １９２９ 年）８ 月 ３１
日， 西康特区政务委员会发出一道“训
令”， 大概内容是： 先前已经发放了对外
国人在各县购地的调查表，许多县都已呈
报，康定、泸定、丹巴等县没有报。 这是份
给康定县的训令，限令康定县在十天之内
要把外国人买地的情况报送给西康特区
政务委员会。

这里要说明的是，在没有重提西康建
省时，已有“西康”的说法。 刘文辉在民国
１６ 年（公元 １９２７ 年），打败另一个军阀刘
禹九以后， 事实上已主持西康各项政务，
因西康省没有正式成立，当时就以“西康
政务委员会”名义发号司令。

当年，康定县把城区一带作为县域里行
政区划的第一区，包括了北面的雅拉沟的二
道桥、三道桥，以及南边的榆林宫一带，还有
东门外的瓦斯沟附近一带。 康定县按训令，
就“第一区”内外国人购地情况，上报了一份
外国人在康定城附近购地的调查表。

根据这份调查表，外国人最先购到地

皮的时间是在“同治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即公元 1867 年），调查表显示，法国人购
得了“马市街房基陆间”，其后是从“光绪
四年”开始，到“民国十五年”这个时间段
里，不断有外国人在康定购买地皮。 最后
一桩与外国人进行的土地买卖，是在“民
国十五年二月二十九日”（公元 1916 年），
同样也是法国人，在康定城里的上桥购得

“河边房一院”。
这份调查表还显示，法国人在康定购

地不仅时间早，持续时间也长，购得的土
地最多， 不仅在城区内南门、 子耳坡、北
门都购有地皮，修建了教堂、房屋，在北
门外二道桥、三道桥，在南门外驷马桥等
地也购了大片土地。 其次是英国人，购地
建有“福音堂”。 美国人只在北门附近水
桥子购地建了“安息会医院”。

与康定县这份调查表相呼应是，还有
一份“康定县教会购买地亩调查表”，外
国人在康定购买地皮的时间最早始于清
朝同治年间，不会再提前。

外国人在康定购地始于何时？
■甘孜州档案局提供资料 贺先枣 整理

口耳相传的特征，使格萨尔史诗
成为不可多得的旅游文化资源。无论
是说唱艺人，抑或传统学者。 都很容
易成为游客感兴趣的对象，这样的旅
游过程没有停留在文献里，而是沉浸
在田野调查里，游客可以凭借自己的
思维分析和评估史诗传承过程中的
一切现象，甚至可以用史诗的“原始”
思维激发游客的情趣。

心理活动是游客在游历过程中
难以回避的现象。 因此，展示格萨尔
史诗的文化现象，要充分考虑游客在
心理上的需求。尽力充分满足游客的
这种需求，在游客心灵情感世界引起
共鸣是释放格萨尔文化能量的最佳
选择。

游客能够带着情趣走进格萨尔
史诗文化资源区，远比闲暇游更有吸
引力和意义，甚至可以起到一定的决
策作用。如果简单地依据旅游时间比
而加以考虑，富有文化魅力的旅游点
自然会更加富有旅游价值，情趣游自
然会成为游客的首选。

旅游者决定外出旅游需要很多
契机和机缘，决定着旅游者是否从居
住地到旅游地之间的空间位移。 因

此，旅游对象的吸引力则成为主要的因素，就格萨尔史诗资源
而言，要向游客展示的则是文化差异。 诚然，游客居住地与旅
游地之间的环境差异，不仅仅是文化差异，还有政治、经济、社
会、民族、自然、风俗等诸多方面，正是这些差异，在游客心里
激发旅游动机，一般情况下，环境差异越大，越容易激发人们
内心的旅游愿望。

由此观之， 设计和展示格萨尔史诗文化， 形成较强的差
异，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要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允许在理念和
思路上吸纳优秀的文化表象，但是，切记照抄照搬，扭曲属于
自己的特色形象。 突出自身特色是一个富有意义的主题。

格萨尔史诗文化是一个方兴未艾的学科，既有欣赏价值，
也有理论价值，设计者应真正投入其中，富有激情，努力走进
这一文化殿堂，真诚地热爱。 唯有此，才能给游客展示真实的
富有魅力的格萨尔史诗文化形象。

有一个词不能忽略，这就是“距离”。利用和展示格萨尔史
诗文化资源，切记一味设“点”。 设“点”的做法，容易导致游客
直奔目的地，忽略沿途的格萨尔史诗旅游资源。 比如，德格阿
须是学术界公认的格萨尔的故乡， 那里富有丰富的格萨尔史
诗资源，有坚实的民众基础，那里的人们热爱和崇拜格萨尔史
诗，尤其格萨尔史诗文化博物馆，更是一大看点。但是，如果在
设计上只把眼光盯住阿须草原，忽略沿途的其它资源，那就会
产生很多遗憾，姑且不论游客长途跋涉的艰辛，就是游客有限
的游历过程，也会导致诸多遗憾。 假如游客从成都经泸定、康
定、道孚、炉霍、甘孜，到达阿须，如果忽略了泸定的红色文化、
岚安的民俗、 茶马古道和格萨尔文化， 忽略了康定的情歌文
化、西康文化、茶马古道文化、跑马山自然生态文化、以及格萨
尔文化，忽略了道孚的惠远寺文化、古堡文化、鲜水河流域的
石棺文化、 龙灯坝的格萨尔文化， 忽略了炉霍的宗塔生态文
化、红色资源文化、以燕儿龙为代表的石棺文化、以霍部落为
核心的格萨尔文化，忽略了甘孜县的红军文化、丰富的藏传佛
教文化、部落族群迁徙文化、格萨尔壁画及传承文化等等，自
然会导致游客遗憾。 在设计和规划过程中，要结合自身资源，
形成一种处处有文化的理念，真正使游客不虚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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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仁多吉

婚姻和家庭是社会生活
的基本内容和形式，是由经济
基础所决定的，同时也反映了
社会上层建筑的特点。藏族的
婚姻制度极为复杂，在这里几
乎可以找到人类历史上所出
现的各种婚姻形式。由于篇幅
所限，这里只简要介绍藏族几
种传统婚姻形式。

民主改革前， 藏族的婚姻
基本上属于阶级内婚制，领主和
农奴之间，土司和贫民之间禁止
通婚， 领主和土司内部也要论
“门当户对”。 在一般情况下，大
领主大土司只能和大领主大土
司联姻，小贵族只能和小贵族通
婚。 在阶级内婚制的同时，藏族
存在着血缘外婚的习惯，严禁父
系血统和母系血统之间的恋爱
和通婚，违者被视为犬马。

在藏族婚姻形式中占主导
地位的仍是一夫一妻制，这种婚

姻形式在藏族地区中很普遍。
第二种婚姻形式是一夫

多妻制。 这种形式视其经济状
况和富贵程度而定，主要流行
于农奴主和富商家庭中。 一般
贫民家庭也有这种情况，但大
多是姐妹共夫。

第三种婚姻形式是一妻
多夫制。这种形式主要流行于
农区和商人家庭，内容为兄弟
共妻或朋友共妻。这种形式的
缘起， 主要是经济上的原因。
为了不让财富因分家而散失
或为了聚敛更多的财富，让大
家 “劲往一处使， 财往一处
聚”， 所以组成一妻多夫制这
种婚姻形式。 这种家庭，以女
性为中心。农区的习惯为主妇
占一间房子，各夫轮流与之同
居。 习惯次序为先长后幼，何
人要与主妇同居，即将自己的
鞋或鞋带 （这里主要指藏靴）
留在屋外，另夫看见，自行退
避，很少为此而不和的。

藏族有哪些婚姻形式？

五色台历

■南泽仁

提早跟母亲说起， 八月间会带上雍贝去洛古烧糌粑，顺
道看望她。 母亲说，会为我们准备簇新的棉被，语气带着欣
喜。 她是一个沉默寡语的人。

一路回还，天透彻的蓝。 路边的青草衬着各色野花，鲜明
耀眼。 山顶上，几朵雪莲在冷风中展开矜持的紫，像那些思念
婚嫁远处的姑娘。 抵达县城， 灯孜喇嘛自驾吉普车来接迎我
们，车上还随从了两名小喇嘛。 一下车，他们就来牵住雍贝的
手，脸上露出苹果红的笑容。 他们会与我们一道去洛古山上，
阿爷和父亲的墓相隔不远处，面朝阿热贡巴的方向。 灯孜不熟
悉阿爷的墓，便带着小喇嘛直奔父亲墓前,仿佛父亲还在人世
那般殷切。 父亲在世时，曾将野人寺的小喇嘛们一个个送往德
格扎科学习苯教经文，他们去了，大多受不住清苦，父亲又会
托德格的友人为他们送去酥油糌粑或一点钱物， 那鼓舞像暖
阳一样远远地照着他们，直到他们学成归来，能将一摞厚重的
经文一页页念薄。 如此，父亲又会许他们一个将来（去西藏昌
都登青寺深造）。 灯孜还没去成登青寺呢，尽管如此，他依旧坚
信父亲许下了诺言就一定能够实现。 围绕阿爷墓边的松林上
牵挂的玛支经幡都风化了，像枯叶。 雍贝帮衬我解开新买的玛
支经幡重新布满松林。风中，它们哗然，像一场盛大的超度。在
林中捡了数颗旧年的干松果，堆放在墓前燃烧，火势旺盛的时
候就把带去的糌粑、糖果、白酒逐一倒在上面烧灼。 火红的火
苗和蓝色的烟雾，是送往隔世的人间烟火。 灯孜浑厚的诵经声
随风传来，与玛支经幡的哗然一起飘向了远处……

母亲居住的尼慈村庄，在野人寺庙的后方。 灯孜的吉普
车又载着我们驶向了尼慈，一路上的麦地都还给了草，它们
荒芜壮阔地在土地上随风飘迎。 公路在村口一株巨大的铁
杉树前止住了，像指路，它把四根枝干整齐地伸向了蓝天。
路边，一排新鲜的柴垛在静待冬天。 格勒阿德背着沉重的湿
柴，埋头朝柴垛走来。 我唤她，她迟疑了片刻才认出我，认出
我时， 她提起围裙去擦拭额上的汗水还有脸颊泛起的一点
红晕。 他的孩子们个个长得好看，可是都走不出山去。 最小
的儿子，长着格萨尔一样的胡子，去沙德卖牛种的时候，带
回来一个姑娘，给他生下一个女儿之后就走了，再也没有回
来，他也没去找过。 在这样一个幽僻的深山里，于一个外来
的年轻女人而言，日子是过得寡淡、清净了一点。 格勒阿德
指着对面的石屋，示意让我去串门，我点头答应，她躬身作
揖般双手去拉动胸前打节的皮条， 背上的湿柴河流一样哗
啦啦地汇入柴垛里。 母亲的房屋是一个很大的老宅子，横亘
在村子的最上方。 再往上走就是神山，牧场，河流和磨坊了。

尼慈，依旧孤寂而沉静。
叩响母亲的家门，母亲和她的爱人桑吉就开门来迎我们

了。 母亲从头到脚被时光照得温和而陈旧，头顶的青布帕子
上缠绕着几绺暗红的头绳，洗得发白的青布藏服，一双轻便
布鞋。 见到我们她灿然一笑，像一次崭新的盛开。 桑吉，看看
我们又去看母亲，之后无措地搓揉自己的双手，像一个远道
而来的客人。 我请雍贝称呼他：阿普。 雍贝叫得很低，像是叫
给自己的耳朵听。 进入厨房，宽敞明亮，两眼窗户一个朝东，
一个朝南开着，朝南的窗外面是一块碧绿的菜园，几朵野山
葱在丛中开着淡淡的百花。 从前的火塘被填平了，上面放置
了一个庞大的钢炉灶，炉门紧闭，一个茶壶和两口蒸锅正沸
腾热气。 待我们坐定后，母亲在炉灶和案板间轻盈地来回奔
忙。 桑吉从屋外抱进来一个沉重的木桌，墩放在我和雍贝面
前，母亲在上面摆满了各色菜肴和一叠麦子馍，热气丰饶着
我和雍贝。 有母亲的日子就该过成这样， 我大口地咀嚼，吞
咽，吞咽的还有一些隐隐浮起的情绪。母亲和桑吉坐在一旁，
默默地注视着我们。

向晚，落日的余晖照亮了母亲的院坝，我和母亲立在院
中，看着周遭的大山像怀抱朝我们逼近，越来越暗淡，越来越
厚重。 母亲把我和雍贝安排在锅庄边上歇宿， 锅庄许久不
曾使用过了，却仍旧感觉温暖，它曾一次次地点燃母亲和妹
妹南吉智美的希望。 一声吱呀，母亲随手关闭了壁上的一扇
窗门和窗外的夜。 .

清早， 阳光从窗户的缝隙里投射进来， 屋子显得古旧，宁
静。 几盏清脆的马铃声由远而近，忽然门口就闯进来一张圆润
的小脸，他羞涩地喊我：阿芭格格（大姨）。 又去喊雍贝：兄兄（弟
弟）。雍贝惊喜地去拥抱他，他是南吉智美的小儿子，吉迈。院坝
的几根柱子上栓着南吉智美从牧场上赶来的马匹，它们头戴红
布包金边的笼头，额中镶嵌着一块小圆镜，日光被折射出耀眼
的光景。耳朵两侧垂放着两朵红色的毛绒花，如此喜气。南吉智
美正忙着从马背上卸驮子，见着我，她咧嘴笑了，眼眶里瞬间噙
满泪水。 卸下驮子的马儿轻松地在原地来回踱了几步，显出矫
健。 卸完，南吉智美抱起雍贝托举在马背上，吉迈也骑上了另一
匹马，南吉智美牵着两匹马，不时回望马背上的两个孩子，朝磨
房沟水草丰茂的草坪深处去了。 母亲小心翼翼地去打开驮子里
的酥油、奶渣和居多，展开在一根长凳上，它们被大黄叶片包裹
着，散发出怡人的清香，令人向往。 南吉智美是幸运的，母亲教
会了她从奶汁里提取能与碧叶如此匹配的色泽。

一辆摩托车摁着尖利的喇叭驶入院坝，他是母亲的三
女儿珀萨的男人，叫朵几。 母亲说，珀萨又有身孕了，不便
骑行便托朵几来会我们。 珀萨长得娇小玲珑，十六岁就能

一个人看守牧场、挤奶、放牧。 十七岁就嫁给了朵几，独自
承担起朵几家牧场上的所有活路。 她的第一个孩子在牧场
上早产生下，极度缺氧后成了脑瘫。 那孩子从来不在晚间
睡觉，珀萨会从晚到早地一直陪伴他，哄他，一声声地喊他
泽仁（为了孩子能活得久一点，给孩子取名叫泽仁）。 时常
听到母亲说珀萨会晕倒，一次在河边，一次在磨房里，背上
还背着一袋糌粑 ，撒了一地的白 ，路人唤醒她时她全身冰
凉，起身就忙着去捧起散落的糌粑。 还是在牧场上，珀萨又
产下了第二个儿子。 她说，早晚有一天自己会离开人世间，
到那时，就有人替自己照看泽仁了。 春天，珀萨就带着两个
孩子一起上牧场 ，小的照顾大的 ，小的孩子每天不厌其烦
地为哥哥泽仁穿上鞋子 ， 希望他忽然就能站立在自己面
前，像长大了一样，高过自己。 冬天，珀萨又带着两个孩子
下牧场去，村里的人要办喜宴了，珀萨的婆婆会对珀萨说，
穿上你那些好看的衣服跟村子里的姑娘们接亲、 送亲去，
孩子们有我呢。 那时，珀萨会穿戴漂亮地飞奔出去。 这不由
得让我想到了鸟儿和翅膀，珀萨是快乐的。 我在九龙时，每
年三月八日她都会约上南吉智美从牧场上赶到县城过妇
女节 ，她穿戴些时下流行的服饰 ，比如超短的马裤配上超
长的皮靴 ，还有短小的夹克 ，耳垂上佩戴两朵梅花瓣的金
耳环，藏语夹杂着汉语愉快地跟我讲些发生在她身边的事
情，从不诉苦。 我和南吉智美伴在她的一左一右，感受着来
自她的快乐。 其间，她的电话铃声会像闹钟提示音一样不
断响起，她会不时地挂断，电话铃声仍旧不停响起，她这才
接通电话说，实在想来接我就开小汽车来吧，摩托车风大。
这样回复后，电话陡然间变得安静了。 南吉智美好奇地打
探，又是哪个？ 珀萨坦然回话：不知道，说是想骑摩托车来
接我回牧场。 珀萨的内心定然有一道格外明亮的阳光，我
无从想象柔弱的、 内心艰难的她面对生活会如此从容，我
不及她。 去年，母亲打来电话告知我，珀萨的泽仁过世了，
过世那早开口喊了一声阿妈。 这一声阿妈是报答！ 珀萨不
吃不喝 ，也不开口说话 ，她的快乐和豁达被她的泽仁带走
了。 我因为疼爱珀萨，也会觉得朵几的亲切，仿佛我众多的
妹妹中多了一个弟弟，希望他多爱惜她。

母亲从院子里挖来一堆白萝卜和洋芋，擦去泥土后装进
南吉智美的驮子里。 又为朵几装些远嫁矮山的小女儿带来的
嫩玉米、桃和梨。装得精细，像包裹爱一样，一层又一层。桑吉
默不作声，坐在钢炉灶面前啜饮小瓶装的白酒，看着眼前的
我们，他的内心定然自足丰盈。 就在这样一个早晨，我们围拢
在母亲的身边，又相互道别各自离去了。

日子，像麦子。

日子像麦子
讲述·九龙往事


